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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市胜利东路瀛安大酒店（四星）1层
西大厅招租，建筑面积约306平方米。

详情咨询电话：18034275102

招租
公告

冠以“中华”“国宝”“皇家”
的名头颁发奖牌、入书列传，诱
导老人投入少说数百元多则数
万元的费用。这套骗术不仅榨干
了一些老人的退休金，还常常引
发家庭矛盾。记者近期调查发
现，当前，一些打着“文化”“艺
术”旗号的不良社会组织瞄准退
休老人，涉嫌以贩卖虚假荣誉实
施诈骗。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
主管部门公布了多批涉嫌非法
社会组织名单，这些组织多以文
化艺术为名。2 月，北京民政部
门集中取缔的 19家非法社会组
织中，冠有“文化”“艺术”“文艺”
字样的有17家。

退休干部被虚假荣誉
“套牢”20多年

80多岁的贺某是中部某省
一名退休职工，因热心社会公益
事业，曾获当地“最美退休干部”
称号。20多年间，他被非法社会
组织多次盯上，被一些假荣誉骗
取了大量钱财。

据了解，退休之后，贺某收
到大量身份不明的社会组织来
函1.3万件，其中以号称“国家大
型文献组”的来函最多，表示要
将其事迹收录进各种“文编”“文
集”等，费用达数万元。

老人的家属告诉记者：“起
初想着老人退休有个事做也挺
好，谁知他越玩越大，除了用光
自己的退休工资，还向儿女、亲
朋借钱，动辄几万元，为此多次
发生激烈家庭矛盾。”

“根本就是骗钱！”亲属告诉
记者，贺某根本不会画画，却被
授予“法兰西皇家画院外籍终身
院士”的称号。

记者多方了解到，法国并没
有名为“法兰西皇家画院”的官
方机构，而且国外学院机构多以

“艺术学院”或者“美术学院”为
名，很少出现“画院”字样。

贺某家中还存有号称国外
某市市长颁发给老人的“友好亲
善大使”奖杯、奖牌等，奖杯的颁
发日期居然为“20019年”，颁奖
方还声称“奖牌能拍卖到 70万
元”。

有类似经历的江西老人吴
某的家属告诉记者：“多年来，家
人曾好几次试图报警，但老人不
配合，还坚称对方是朋友，导致
家庭关系非常紧张，最后只得息
事宁人，不了了之。”

一位艺术品行业资深人士
表示，一些搞这些“帽子”哄骗老
年人的组织连办公室都没有，组
织成员到处打电话、发信件，专
门诱导空虚和有虚荣心的老年

人。

虚假荣誉生产
堪比“地下流水线”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不良甚
至非法的机构常采取“穿马甲”

“扯大旗”“搞授权”的方式设套
牟利，打造了虚假荣誉生产流水
线。

——“穿马甲”，挂“境外”名
头。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
务平台查询了为贺某颁发“荣
誉”的某艺术家联合会，并未查
询到相关信息。

该协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承认，协会是在香港注册的社会
组织，并未在内地登记备案，还
表示“很多协会都是这么干的”，

“当时颁发这项荣誉的负责人已
经过世”。此后，记者无法登录该
协会网站。

自称“世界优秀人才名典”
专家联络组的相关人员向记者
表示，能够协助在香港注册社会

组织，费用 10万元；若需办理担
任境外社会组织的研究员或者
副理事长职务，一套证书收费两
万元。

——“ 扯 大 旗 ”，打“ 国 字
号”。记者发现，来函希望收录贺
某事迹的刊物和出版方多打着

“国字号”。
例如，收录贺某事迹的《国

宝级影响力人物》刊物上注明的
出版方为“中国工艺美术出版
社”等。在网上，包括贺某在内的
多人发布了入选该刊物的名录
信息。记者比对多份名录发现，
只有第五位的姓名为发布者本
人，其他入选名单完全相同，这
几个人并不在同一份名录上。记
者向主管部门核实是否有“中国
工艺美术出版社”，主管部门表
示，并未查询到该出版社合法设
立的信息。

——“玩授权”，死而不僵。
记者发现，虽然国家公布了涉嫌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提醒公众注
意，但一些被点名的组织仍顶风
作案。

在 5 月发布的依法取缔的
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第三
批）中，“全国艺术发展委员会”
位列其中。但在其被取缔后，多
家艺术培训机构仍在公众号上
发布“全国艺术发展委员会”相
关机构授权的“全国艺术特长生
资格认证”信息，进行招生宣传，
并将“全国艺术发展委员会”称
为“对全国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
进行联络、协调、指导、服务的公
益性组织”。

一位艺术培训机构负责人
告诉记者，常收到感觉“来头大”

的社会组织的授权邀请电话，一
般费用数万元。小型培训机构愿
意合作图的是名头大、网上可搜
索、有利于招生。

全方位铲除
非法社会组织

为全方位铲除非法社会组
织滋生土壤，今年 3月，22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铲除非法社会
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
织生态空间的通知》。

记者采访的多方人士表示，
非法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不仅
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贬
损了合法社会组织公信力。

“非法社会组织如通过颁发
虚假荣誉非法牟利，可能涉嫌伪
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印章罪，诈骗罪，非法经营罪
等刑事犯罪。”北京盈科(上海)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段晓利
律师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邓国胜教授认为，当前非法社
会组织存在发现难、甄别难、打击
难等问题。“非法社会组织横行是
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多个政府部
门长期共同努力，行业协会和基
层也应及时掌握非法社会组织的
动态，向主管部门反映，形成共建
共治的长效治理合力。”

邓国胜表示，对非法社会组
织的取缔，目前主要依照 2000
年颁布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
行办法》，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
律，加强对离岸社团、网络虚拟
社团的监管。 据新华社

一些老年人深陷“荣誉头衔”骗局

不会画画竟成了“画院院士”

一种依“法”不办事的风气
在基层渐起。记者在多地采访发
现，面对群众的合理诉求，少数
地方部门和人员放着问题不解
决，动辄以“超出职权范围”“按
程序走”“按规定办”等为借口，
用政策法规搪塞推诿，引发群众
不满。

群众如鲠在喉却
又无可奈何

记者在南方某省农村采访
时，遇到这样一位年过五旬的村
民：他没有家人，独自居住，身患
重度糖尿病，每月看病吃药要花
不少钱。尽管身体很差，他仍然
挣扎着打点零工，有时每月有一
两千元的收入。

“想让村里帮着解决低保，
但在按程序办理时，有人说他有
零工收入，不具备享受低保的条
件。”上述村民的一位亲属告诉
记者，他们曾联系村干部和联村
镇干部来解决问题，却被回复说

“不符合规定”，没法办理。直到
病逝，这位村民都没有申请成
功。

“人都病成那样了，早知如
此，还不如啥事儿不干，没有收
入的话，低保也就吃上了。”有村
民对此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
何。按照规定，户籍状况、家庭收
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

的三个基本要件。要申请低保，
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必须低于当
地低保标准。

然而，有关部门也有明确要
求，对于重残人员、重病患者等
特殊困难群体，要适度扩大最低
生活保障覆盖范围。“上级正在
严查‘骗保’，只有严格遵守政策
法规，照章办事，才能确保不出
错。”面对群众质疑，一名基层干
部这样辩解。

不少群众和企业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他们最怕领导“打官
腔”，一听到“依法依规”“研究研
究”就犯怵。面对某些部门依

“法”不办事的态度，群众明明觉
得自己委屈，可似乎还不占理。

今年以来，各地纪检监察机
构通报的不担当不作为案例中
也有这类情况。比如，天津市河
北区光复道房管站直管的某处
公产房出现漏水问题，承租人多
次报修，但该房管站均以居室漏
水不属于维修范围为由不予解
决。直到对簿公堂，经过法院认
定，该房管局此前认定不属于维
修范围所依据的文件，其实早已
失效。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
索“行政不作为”发现，自 2015
年以来，每年文书数量都在 1万
份以上，且逐年增多。这些案件
中，有的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
有的拖延履行职责，还有的履职
不到位，其中不乏依“法”不办事

的情况。

看似照章办事，
实则各有盘算

记者采访发现，依“法”不办
事背后，也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
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

一是上有政策，下无对策，
揣着明白装糊涂。上级印发新的
政策文件后，下级没有及时更
新，缺乏实施细则，依据的仍然
是旧“法”。

记者此前在中部某历史文
化名城采访时发现，当地一处景
点的价格政策公示牌上，赫然印
着一份 4年前的收费规定。按这
一规定，60 岁以上老人仍需购
票。但实际上这个省早在 3年前

就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工作人
员说，他没有收到省里的文件。

二是同一件事，在这里好
办，在那里就不好办。各地办事
依据的“上位法”大体都是相同
的，但在具体落实中，却经常走
形变样，结果迥然不同。某些地
方部门怕担责任不办事，让办事
者“知难而退”。

几个月前，深圳一家文旅运
营公司打算在一座北方城市组织
一场大型演出活动。实际手续办
理环节，跑了1个多月却没办成。

三是面对相同情况，有时推
责耍太极，有时左右互搏。在多
个部门共同负有监管责任时，既
想揽权又不想担责的心态开始
作祟，政策规定就变得“橡皮筋
化”，能伸能缩。

据山东莱州纪检监察通报，

今年 4月，当地 12345政务热线
平台接到群众投诉后，先后派单
给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双方相互推诿，导致问题
迟迟得不到解决。

扯下依“法”不办
事的隐形外衣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倪洪涛认为，所谓依“法”不办
事，实质就是形式主义，是合法
外衣下的隐形违法。少数地方部
门官员只追求“形式法治”，貌似
依法依规，但不担当不作为，不
解决实际问题，使得制度空转。

有的地方制定政策时预先
开了口子，留下模糊空间。比如，
出台规范性文件时，特别喜欢设
置“兜底条款”，一旦遇到难题就

“灵活”解释，给自己留后路。
此外，法律法规条文的解释

权在执行部门，而不是在专职的
司法解释部门，导致相关单位既
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既有权解
释法律法规，又负责法律法规的
执行，以致虽有明文规定，现实
中却可“游刃有余”。

专家建议，对种种依“法”不
办事乱象，不能听之任之，要针
对性地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监督
反馈机制，合理设置条款，及时
完善政策规定。

据《半月谈》

以“按程序走”“按规定办”“超出职权范围”等为借口

一些基层单位依“法”不办事，让群众心寒

真骗钱

假荣誉


